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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作文

Hey！ 我们的王家大胖儿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河中学七（

22

）班孙?涵

Hey

！ 亲爱的王家大胖：

如同看到高考作文的那个满分考生，我也是
愣的。

这么晚了，你不会还在为我那个杀千刀的歌
词编曲吧？ 你是知道的，当压在心头上好几天的
心事终得了却， 对于我这种极不淡定的娃娃来
说，是有多激动。 于是乎，寥寥数笔，我立下生死
状，写下隽永的大标题，你肯定不明白，像我这样
的姑娘，一篇千字的文章是可以栓我好些天。 所
以，我愣了。至于放大到底后只剩马赛克的失意。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的作文没下过四十
分？还常常受到老师的青睐？我有些不知该怎么
回答，或是真不好意思，我总不能大大方方回上
一句：“说废话，瞎廉自个儿心情，由此衬托出啥
啥。 ”也许他们是真没这方面的造诣，在他们回
过头来找我事儿时，我早就“升天造化”了。

最初的音乐课吧，挺好，现在，挺好。

我忘记了当时的天气，本想搬过来对比映衬
出我们的开心，却不小心慢了一步，被大自然的
搬运工给抢了鲜。后来想想，管他晴天还是阴天，

晴天吧，顶多多了个太阳，后羿被你折服，弓箭都

懒得拿起，暖和呀！ 阴天吧，没关系，没了天上的
太阳，咱大家伙儿还有个地上的，脸盘子这么大，

可不暖到心窝里了？

我实在太崇佩你， 几乎我的同学眼尖发现
你，一定习惯性第一个告诉我，随后，一脸无语地
看着我开心到忘形。

左手美好，右手阳光，为什么我的右手先一
步死掉了呢？ 自从你一口承接下来为我们作曲，

我那张小破纸不知被我蹂躏了多少回了，大抵是
因为太珍惜了，画成那样我都没舍得扔到教室后
面的红色垃圾桶。每节下课第一件事是直奔教务
处，晃哒一圈，没人儿，才放心地走开。 其实你哪
次都在，只是坐在靠窗的墙角，奈何墙太高，个儿
太矮，要不是我今儿中午多喝了一碗饭，蹦得比
以往高那么点儿，我就又被蒙混过去了。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疯， 还有点神神经经，

虽然不知道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怎样看出我内
在的“温柔”，但是我那一瞬间还是怕得不要不
要的。 好不容易逮到碰着你，我发挥我的本分，

不遗余力地在你耳边聒噪，累啊，苦啊，见不着
你人啊……

“你说你吧，没事儿时，总能碰着你个几次，

有事找你吧，咋瞅都瞅不着……”

冷了一下，好凉快。 随后，我更凉快。

“对，没事找我可以走了。 ”

听错了吧……天气热得都能中暑了吧？面前
的大脸盘子没有以往圣洁的金色光辉，反是倒过
来烧我个遍体鳞伤。

Sorry

啦……

其原因在我吧，我也知道，揣测别人内心是
否生气或开心的确挺遭人烦，比如，你知道屎坑
臭，你还非往里跳。 一男的，一心宽体胖的男的，

哪能这么小心眼不是？

至于第二天，留言两张，黄瓜一根，桃子两
个，全部奉上，我的全部家当啊！

亲爱的王胖胖！乐于助人的王胖胖！我要是
教育局局长，定得给你涨工资啊！

至于第三天嘛，我已经想到了，暖风徐徐，清
平一色，蓝白交底，晕染开菁华向上的心。 倏地，

一颗迸发出万丈光芒金色扬洒的旭日冉冉升起，

暖暖的心窝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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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房

曾经错过的灵犀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市五中七（

19

）班井清怡

那些年错过的默契，那些年错过的灵犀，好
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曾经， 曾经想征服全世
界，到最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
部都是你。

———题记

那时， 我们少不更事， 总是喜欢站在天台
上，远远地看着蔚蓝天空上飘浮着的白云，想象
着，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 残阳的余晖柔和地洒

在你身上， 勾勒出希翼的模
样，可能是因为太过兴奋，你
的鼻尖上挂着点点汗珠，和
尘土混在了一起，有些滑稽，

有些凌乱。 我不经意地抬起
手，为你拭去污秽，清晰地

闻到了你白
色衬衣上淡
雅的柠檬
香。

永远都
记得， 七岁
时在医院遇
见她， 那天
天气还是晴
的， 澄澈的

天际，有灰白色的鸽子扑棱着翅
膀掠过医院的房顶，乖巧地停在房

檐上梳理着羽毛。

那天，是春夏交接时的某一天。

窗明几净的医院， 走道里有穿着病
号服的小孩儿跑过， 玩着幼稚的你追我赶
的游戏。 过道里，有大片大片的阳光，还有
特定的消毒水的味道，而靠墙的椅子上，却

是冷冷清清，只有白色灯光的地方。 穿着蓝白条
纹病号服的女孩儿，样子七八岁，脸上有未曾褪
去的稚气以及婴儿肥，她从头到尾都安静地坐着，

沉默地看着自己映在地面上的影子， 沉默地呼吸
着充满药水味道的空气。女孩儿忽然站起，对路过
的护士笑了笑，笑容甜甜，双眉弯弯成月牙状，声
音也是软软的清亮，“护士姐姐。”那护士估计被她
这个样子逗乐了，顺手捏了一把她粉嘟嘟的小脸。

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攥在手里，扬
起一个明媚的笑容，招招手就跑了过来。

那孩子口里念着有些老的童谣，踮着脚尖，

踩碎了过道里的阳光，小跑了过来。 似乎她就是
会带着温暖的发光体一般，连带着周遭，都亮了
起来。

“喂！ ”意识到有人在叫自己，我迷蒙地抬头
看了她一眼，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她扬扬手里的
棒棒糖，冲我眨眨眼，“你要吗？ ”我没有回答，就
这么看着她。 女孩儿倒是不觉得尴尬，直接坐到
了我旁边的椅子上， 又鼓起勇气推荐给我，“这
个给你。 ”“很好吃的，你尝尝啊！ ”女孩儿的手执
拗地递了过来，我有些无奈，只好收下了，“你叫
什么名字？ ”眼前叽叽喳喳的女孩儿终于停了下
来， 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 她一字一顿地说：

“林—夕。 ”她的一双眸子顾盼生辉，里面洒满了
揉碎的星辰，令人不经意间放下了心头的惆怅，

认真倾听她略微稚气的小奶音，“唉，你知道吗？

你是第一个收下我礼物的人， 因为小朋友们都
不理我，他们总是叫我大象妹妹，哈哈，我鼻子
中，老是插输氧管，活像大象的长鼻子。 ”说到这
里，她本明亮的眼睛，黯淡了一下，“妈妈说我只
是在玩扮大象的游戏，哼，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
玩。 讨厌的护士姐姐还拿针头扎我，真的好疼好
疼，不过，我知道她是为我好，所以我现在已经

在好好吃药，好好睡觉……”那天林夕说了很多
很多， 声音轻轻地却是像双小手揪得我好痛好
痛。 最后，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做朋友好吗？

嗯，好，我们做朋友。

后来，我总是抽时间来医院陪林夕，我告诉
她，隔着医院外墙，这个巨大的时代，光怪陆离
的世界每天都在转动，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
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事，我告诉她，

老师今天讲课时，同窗们发现他牙中有菜，我告
诉她，我今天作业没完成，因此被老师批了……

我们胡说、胡唱、胡玩、胡笑，病房是我们的
快乐屋，我们一起闯祸，被护士姐姐骂，一起欢
歌，一起纵笑，世上最快乐之事，莫过如此了，那
时的天空真的很蓝，那些旧时的岁月很清澈。

我甚至还带她偷偷溜出医院， 到了一个废
弃的天台上，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地聊梦想，她兴
奋的样子，眼中闪着的光，我至今还难以忘记。

然而肆意欢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 一阵
汽车尾气混合着飞扬的尘土喷到我的脸上，我
望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泪水决堤，终究还是连声
再见也不肯说吗？我究竟哪里做错了？让你说走
就走，连声再见也不肯说。

一晃十年光阴逝去， 时光在左胸口上囫囵
出一个碗大的疤，献血淋漓，却大敞着任由风呼
呼灌入。 这么多年，你还是杳无音信，我寄去的
明信片一张也没回， 我也倔强着不再去询问你
的消息，倔强着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总以为留
给彼此的时间很长， 我们还可以这样耽搁着十
几年，然而时光却不等人了……

日子就那么不痛不痒，恍恍惚惚地过着，没
有一丝波澜起伏， 宛如结冰的湖面。 直到有一
天，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从纽约寄来。

（指导老师：殷淑静）


